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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回第二十四回  貪財漢一心下辣手　急色兒兩面做難人貪財漢一心下辣手　急色兒兩面做難人

　　如是無端被爾錦掌頰二下，面上只覺一陣熱辣辣生痛。她自幼雖曾墜落平康，因係自立門戶，故並沒受過鴇母的虐待，此番可

算得自出娘胎第一次吃這痛苦。家中一班娘姨丫頭們，聽得吵鬧聲音，都披衣起來，聚在房門口觀看，見是少爺發怒，不敢進來，

只在門外探頭探腦。如是又羞又痛，哭得和一個淚人兒相似。爾錦怒猶未息，把一班下人們都喚進裡面，大聲道：「你們看看，你

家這個不要臉的姨奶奶，她天天半夜裡鬼鬼祟祟，掩到曬台上，和一個野男子相會。今兒天網恢恢，給我親眼看見一個男子和她講

話，她還要裝腔做勢，假哭哄人，你們想想，可恥不可恥呢！」　　眾人面面相覷，都不敢開口。如是聽他信口誣蔑，再也忍耐不

住，哭道：「你休得信口冤人，適才那個男子，我委實並不曉得，不知是哪裡鑽出來的？況且還在隔壁曬台上，並沒過來，我見了

他，嚇得什麼似的，逃走進來，你難道不曾看見，何嘗同他說什麼話來！講到我夜間到曬台上去，原為焚香敬天，有阿二可以替我

作證，天天的茶几香爐，都是她親手安排的，你若不信，問她自己便了。」阿二聞言正想代姨奶奶分辯幾句，不想口還沒開，已被

爾錦夾臉一個巴掌，說：「好丫頭，原來你也是她的同黨，明兒我先請你上路，慢慢的再收拾這賤人。」

　　阿二平白地吃這一下冤枉巴掌，真所謂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手護著顴骨，哭喪著臉兒，踅出房外去了。爾錦又向餘下幾

個娘姨道：「你們休得裝癡作呆，我知道你們都是她的爪牙，改天我一個個收拾你們，你們仔細著。」眾人見不是勢頭，恐做了第

二個阿二，都一哄散去。房中只剩爾錦、如是二人，爾錦見如是伏在桌上，痛哭不止，怒道：「你休裝腔了，哭也沒用，我康氏門

中，容不得你這種賤人，你還是要死呢要活？要死呢，我這裡有鴉片煙，有剪刀，有麻繩，你愛那一樣，就那一樣。要活呢，送你

到無錫去，養你老，送你終。你願意那樣，快快說了，好早些定奪。」

　　如是只不開口。爾錦大罵大跳了一會，覺得有些困倦，也就上床睡了。如是回想方才爾錦說的一派話，不但全無情義，而且毫

沒心肝，遇人不淑，更不免自悲命苦，足足哭了一夜。次日爾錦起來，理也不去理她，洗洗面徑自走了。一班人見少爺已去，方敢

進來勸姨奶奶住了哭，都說姨奶奶規規矩矩，我們大家也知道的，少爺不過一時之氣，這件事，隔幾天不愁不水落石出。那時少爺

的氣平了，仍是恩愛夫妻，姨奶奶何必悲傷，糟蹋身子。如是聽了，知道局外人觀察，原不過如此，自己明知爾錦別有隱衷，他要

我的時候，原貪我手頭有錢，如今錢已入了他的手，本來已用我不著，曬台上這句話，原不過借此為由，逼我一死而已。這些話不

能向旁人訴說，自己姊妹中最知己的，只有李姑太太和曹少奶奶二人，但她兩個都往杭州去了，雖然有賈少奶奶和爾年的媳婦孫

氏，都在上海，但她二人和自己不過面子上的交情，並不十分知己。此時正在滿腹冤苦無處申訴之時，不如就去告訴告訴她們，也

可略吐胸中悶氣。當下命人打水淨了面，見包車已被爾錦坐了出去，便僱黃包車，坐到鑫益裡賈家。一腳走進門內，這時候，賈少

奶奶還攤手攤腳的躺在床上，一床裌被，褪至小腹下面，上身穿著件對襟緊身捷法布小衫，胸膛口有兩個鈕子脫了扣，露出粉紅洋

熟羅肚兜。如是見她這般睡像，嘖嘖道：「自己睡得不小心，少停起來，又要嚷肚子疼了。」一面替她把裌被拉上蓋好，將她推

醒。賈少奶一睜眼，見了如是道：「咦，老七嗎，怎麼你起身得這般早？」

　　如是長歎一聲，把爾錦欺侮她一番情形，向她說了。賈少奶正因方振武接了珠姐來家，滿肚子不舒服，聽如是一說，便道：

「老七，你那裡曉得，普天之下，男人家沒一個有良心的。」如是道：「這也未可說，像你家少爺待你，真是再好也沒有了。」賈

少奶聽說，一想琢渠待她，果然並沒甚麼不良，只因適才一句話，說得太廣闊了，收不回來，只得說：「你還不知道他的沒良心，

才真是沒良心呢。不過你家少爺，也忒煞豈有此理了，怎麼無級無故，冤枉起人來。你大約一夜沒睡罷？何不上床陪我睡一會兒。

」

　　如是昨夜虛火提上，故身子並不覺困，此時果然有些疲倦，隨即脫下弓鞋，和衣鑽在賈少奶被窩中睡下，枕上細細告訴她爾錦

歷來待她無良之處，賈少奶一面聽她講，一面痛罵爾錦是個禽獸。如是聽了，頗為適意。不多時，兩個人都睡著了。一覺醒來，已

是下午兩點鐘時分。賈少奶留如是吃了中飯，才放她走。如是又到爾年家告訴孫氏，孫氏免不得安慰她一番，又留她坐了一會，到

上燈時，才回轉家中。詢知爾錦出外未回，自己一個人，覺得十分納悶，雖然有下人們從旁解勸，如是聽了反增煩惱，連夜飯也不

吃，先自解衣上床睡了。爾錦回來，見如是已睡，自己便宿在樓上。從此夫婦二人，永不交談。爾錦又把如是的貴重衣服首飾，私

自藏過，一見面不是怒目疾視，便向下人們尋事。如是在家，如坐針氈。好容易一天一天，盼望到李姑太太等回來，慌忙教阿二請

她來家，將這番的情形，和盤托出。一面說著，一面流淚不止。

　　李姑太太與爾錦本是隔房姊弟，嫁夫李元甫早故，遺子尚幼，李姑太太守節撫孤，冰清玉潔，康氏族中，沒一個不尊敬她。她

與曹少奶奶最為莫逆，因見如是雖然是堂子出身，品格卻落落大方，所以同她亦甚投機。當下聽了她這片說話，也不免代抱不平，

說爾錦未免不情。一面勸她不必悲傷，少停同你到老八家去商量商量，勸勸爾錦，一定替你把這件事的是非曲直剖明白了，你且放

心。如是方始收淚，強留李姑太太用了晚飯，正打算到曹公館去，恰值曹少奶奶來了，李姑太太便把這些話，一往從頭的告訴了

她。曹少奶奶也勸如是不必生氣，在家煩悶，不如同到我那裡去，慢慢的設法對付爾錦便了。如是依言，三個人同坐汽車，回到愛

文義路曹公館。曹少奶奶一進門，便問少爺回來不曾？家人回說不曾回來。少奶奶一語不發，走進房內，命人把煙具收拾乾淨，擺

在炕榻上，點了火，在磁缸內挑出一大匣煙，催李姑太太快些燒煙。李姑太太因昨日晚間，未得安睡，白天又未打盹，身子本已十

分困倦，此時歪在榻上，拿著一枝鋼簽，才燒得半個煙泡，兩隻眼皮，不知如何合了攏來，右手向下一沉，手中那支籤頭上的煙

泡，恰擱在煙燈上，一霎時火已燃著。曹少奶奶見了，慌忙把李姑太太喚醒。李姑太太忙把簽頭上的火吹熄，再看煙泡，已被燒

焦，不能吸了。李姑太太笑著把燒焦的煙，由簽頭上剝下來，丟在煙灰匣內，重新再燒，不多時又迷著了。如是知她困倦，笑說：

「還是讓我來燒煙，你歪過去睡一會罷。」

　　李姑太太忙把煙籤交給如是，自己翻一個身睡了。如是恐她著涼，找一條線毯，替她蓋在身上，才倒身下去燒煙。曹少奶奶歪

在對面，嗑著瓜子。忽聽外面一聲咳嗽，曹少奶奶聽出是雲生的聲音，慌忙坐起。果見雲生笑容滿面的走進來，見了少奶奶，笑

說：「你回來了。」又對如是笑著點了一點頭道：「原來老七在這裡燒煙。李姑太太怎麼睡著了？」曹少奶奶問他白天在哪裡？雲

生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今天回來，本要親自到火車站來接你的，因被方老四約去買東西，走不脫身，後來回到家中，恰值你午睡未

醒，我知你路上辛苦了，所以不曾喚醒你，誰知一會兒方老四又打電話來請我過去，一過去又不得脫身，我心裡急得什麼似的，此

時才得跑回來望你，你這幾天在杭州沒甚不適意嗎？」

　　曹少奶奶因一天沒見雲生的面，捺著一肚子不受用，本想待他回來，當面發作一番，不期被他一片花言巧語，說得向心窩裡直

鑽進去，覺得話中有理，理外生情，不但怒氣全消，而且喜氣外溢，其實雲生何嘗被振武邀去買東西，始終伴著玉嬌，此時只恐少

奶奶生氣，萬不得已回來一趟，口中雖然對少奶奶說著話，心中卻有一百二十個玉嬌鑽來鑽去，幸得他妙舌生蓮，騙哄婦女，原是

他一等拿手之作，所以少奶奶信以為真，毫不疑心，略向他談了幾句家常話，見如是煙已裝好，即便睡下吸煙。雲生乘間說：「我

還有別處應酬，去去再來。」

　　少奶奶口唧著煙槍，不便說什麼，只略略點了點頭，雲生一溜煙，奔出大門，叫一部黃包車坐了，飛也似趕到玉嬌那裡。玉嬌

還怪他不該去了這許多時候，雲生免不得又陪了多少不是，玉嬌才平了氣，卻不許雲生今夜回家去宿。雲生聽說，暗想這又是一個

難題了。倘不回，家中少奶奶一定動氣。倘若回去，這裡姨奶奶又不干休，如何是好？西廂記紅娘雲：好教我左右做人難。今天我

曹雲生，可不變作第二個紅娘麼？想來想去，除卻軟騙，別無他法。只得涎著臉，緊緊握住玉嬌雙手，身子貼著她，賠笑道：「你

說出笑話來了，難道你還不曉得我的心麼？我怎肯丟了你宿到家中去。少奶奶容貌既沒你這般好，年紀又沒你這般輕，那一件及得



到你。莫說你不教我回家去宿，就使你教我回去宿，我也萬萬不願意的呢！白天我家中去，停得不到五分鐘，就奔了回來。剛才也

沒站滿十分鐘工夫，就心急慌忙的趕回來了。你想想我這種奔來奔去，都為著誰呢？當年你在袁五家中時，我情願拚了性命，和袁

五手槍相見。你還勸我不必如此，你想想我這種捨生忘命，又都為著誰呢？試想我為著你，連性命都不要，難道肯丟了你去陪別人

過宿嗎？只為今天少奶奶才由杭州回來，我還有許多說話問她，更有許多家務事情交代她，以後家中有她料理，我也可以天天在此

陪著你，不必回家去了。方才我本想對她說好了，再到這裡來陪你的。無如這些說話，並不是一時三刻講得完的，我一到那邊，心

中就記掛著你，只恐一開談就不能中止。說話的時候多了，或者到了半夜三更不便出來，你卻盼望我，叫我如何過意得去。因此一

句也不曾提起，先回來望你一望，並且告訴你一聲，今夜我須得到那邊去，料理料理一切家事，待料理清楚了，明兒早上一準回來

陪你。自此以後，我便可不必天天回家去。這都是為你這裡日後的大事，並不是我貪圖到那邊去過宿。況且我和你夫妻倆情重如

山，日後好的日子正多，又何在乎這一夜半夜之間呢。」

　　玉嬌聽了，默然不語。雲生知她著了道兒，故意反激一句，歎道：「不過累你孤眠獨宿這一宵，教我心中如何過意得去呢？」

玉嬌毅然道：「那又何妨。少奶奶那邊，原該應酬應酬的。天天伴著我，也不是個法子，況且家務事情，好多日沒有料理，更該回

家去清理清理。並不是我一定要留著你陪我，只為今天少奶奶才由杭州回來，你半日之間，趕回去了兩次，雖然是你夫妻恩愛，別

人管你不得，不過這種形狀，很令人看不上眼，所以我才講那句話兒，你要知道我的意思，誰打算霸住你不許回家去過宿呢！」雲

生大喜說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素知你是個大賢大慧的人兒，怎會疑心到別樣上去。你莫說了，越說越教我心裡過意不去咧。」

　　玉嬌笑了，雲生又陪她閒談多時，才回轉愛文義路公館，卻見少奶奶和李姑太太、花如是三個人，品字式的坐在一張小百靈台

旁邊，大開談判，見了他都不理會，雲生自己便在煙榻上歪下，見煙盤中還有幾個現成的煙泡，就老實不客氣拿煙槍過來裝好了，

一個一個，吸得乾乾淨淨，才放下煙槍，打了一個呵欠，兩眼一閉，竟自迷迷糊糊的睡著了，這邊曹少奶奶等所議論的，就是花如

是和康爾錦二人之事。少奶奶和姑太太兩個人，主張向爾錦面前解勸解勸，日後夫妻和和氣氣，不必再多煩惱。一則可全夫婦之

情，二則可盡親戚之誼。如是聽了，雖沒甚反對，但心中暗想：我自嫁爾錦以來，數年之間，已瞧破他是個忘恩負義、勢利小人，

毫沒心肝，往年他同我恩愛，都緣我手頭藏著些私蓄，所以裝成這副假面目，哄我的錢財。及至錢一入了他的囊中，頓時放出本來

面目，逐步將我薄待。就是這番曬台上的事，明明是借此為由，給我嚐嚐他的辣手。這種人物，就使這一遭同他講明白了，將來如

何靠他過老？她心中存著這個念頭，所以聽了少奶奶等二人之話，默然無語，悄然垂淚。李姑太太看出她的心事，便道：「講到我

們做親戚的，只可勸人家拉攏，不能教人家拆散。老七若有別樣心思，能譬得開的，還以譬開為妙。如果不能譬開，也可另作計

較。」

　　如是道：「並不是我不願意過安安逸逸的日子，只緣我家少爺，他的脾氣有些古怪，想必二位都知道的。我初嫁他的時候，他

待我異常親熱。近年來不知怎的，忽然變了，不時尋我淘氣。就是日前阻止我到杭州去，這種事都覺出人意料之外。只恐他將來脾

氣日甚一日，斷絕我與姊妹往來，或竟送到無錫去居住，那時的日子，不是更難過了麼！」曹少奶奶心直口快，不等她說完，便接

口道：「送你到無錫去住嗎？這個你千萬別上他的當，他老毛病又發作了，當年他不是這樣害死過一個女人的麼！那時你還沒嫁

他，大約也不曾聽人談起，我同李姑太太卻知道得很詳細的。這件事著實有好多年了，所說那個女人，也是在堂子中娶的。聽說初

嫁他的時候，手內著實有幾萬私蓄，後來被爾錦運動差使，將她這些錢都用完了。有一回，爾錦要謀一個鐵路局長差缺，沒錢運

動，可憐這位姨太太，把金珠首飾悉數變賣了給他。謀成了這件差使。後來不知怎的，爾錦說這位姨太太與一個當差的有私，立時

火發，把她送到無錫，軟禁在宅子裡，不許出大門一步，又沒人伺候她。可憐這位姨太太，又苦又恨，悲悲慼戚，不到幾個月工

夫，就生生的悲慼死了，你道可怕不怕」

　　如是聽了，暗想：「不料爾錦在先還有這段故事，照此看來分明是我的影子，更可見爾錦為人笑裡藏刀，毒如蛇蠍，猛若虎

狼，心目中只有金錢，那知情義，往日我也曾與他同床合枕，今日一想，真教人不寒而慄。」此時三個人都默然有頃。李姑太太先

開口道：「倘若過不下去，惟有出來一法。如其到無錫去做以前姨太太的榜樣，無論怎樣癡人，決不願意從他。但出來二字，若使

你先提起，正中了爾錦的狡計。你適才說爾錦在先待你親熱，近年忽然變心，明明襲著當年故智，親熱皆為想你的錢。錢既到手，

不變心也要變心了。那日這件事，看來也是他借題發揮，因今日之下，你既無錢，他已用你不著，所以設法尋你的事，前番阻止你

往杭州，無非勾你同他淘氣。誰知你脾氣太好了，始終忍氣吞聲。他因氣沒淘成，才發生這段故事，要你在他家站不住腳，自願出

來，他好另弄別人，再刮銅錢。不過他自己卻不願意開口教你走，一則因他用過你的錢，說不出這句話。二則他若教你走時，你不

免對他有種種要求。你自己一提起，他就可把你的東西一律吞沒，所以他說要送你到無錫去，這句話，並不是真要害殺你，卻是嚇

你一嚇。嚇得你自願出去，那就落了他的圈套了。」

　　如是聞言，如夢初覺。少奶奶也歎服姑太太這幾句話，果然道破爾錦心腹，但卻無法可以對付。三個人又各寂然。隔了一會，

仍是姑太太先開口道：「照我的意思，還是讓我做一個沖天炮，先去對爾錦說，教他好好看待老七，不許將她怠慢，更不許送她到

無錫去。他一定不肯依從，那時我再勸他，將所有藏過的首飾物件，交還老七，更貼還些錢，讓老七出來。好在老七今年才只二十

五歲，比我輕到八年年紀，出來之後，不妨改嫁，或者再做幾時生意，早些揀一個稱意的客人從了良，但千萬不可上第二回當了。

」如是點頭稱是。曹少奶奶道：「倘若爾錦竟依了你第一句話，願意留老七在家，你又如何辦法呢？」姑太太道：「這句話，我恐

他未必肯答應。如果真個答應了，他自該好好看待老七。既然彼此相安，老七又何必不願意快快活活過安樂日子，卻再要出來吃一

番苦呢。」少奶奶點頭無語，如是也心中默許。當夜這件問題，可算得草草解決過了。曹少奶奶見自鳴鐘已交一點，忙命下人端整

半夜餐，推醒雲生，一同吃畢。四人中只有如是不能吸煙，三個人輪流抽了幾筒，已有兩點多鍾，曹少奶奶和李姑太太、花如是三

個人一床睡了。雲生一個人睡在煙榻上。天色黎明，就翻身起來，看他三個人緊緊的擠在一橫頭，睡興正濃，也不驚動她們，躡足

掩出房外，對娘姨說：「少停少奶奶醒來，問及我時，只說少爺才出去，不可告訴她早上走的。」

　　娘姨笑著答應了。雲生性急慌忙出來，僱車趕往玉嬌那邊去了。曹少奶奶等直睡至下半天三點鐘才醒，手忙腳亂，梳流完畢，

吃罷飯，已有五點半鍾光景。李姑太太命人出去看看自己包車，可曾來接她，回來說，包車還是上半天十點鐘來的，直等到這個時

候了。李姑太太笑道：「我那拉車的阿三，真是個蠢才，有時到了上火才來接我，今兒又太早了。」

　　曹少奶奶催她快去找爾錦，深恐太遲了，爾錦不在家中。李姑太太慌忙出來，坐上車，徑到爾錦家一問，說少爺早上出去了，

還沒回來，便命阿二待少爺一回來，趕快報我知道，我有要緊話同他講。阿二連稱曉得。李姑太太與爾錦本住在一條裡內，當即步

得回來。見她八歲的兒子琪官，才放學回來。她昨天雖曾回家一次，因時候甚早，琪官尚在校中，母子未曾相見，此時琪官一眼見

他母親回來，忙丟了手中的玩物，飛也似的奔將出來，抱住他娘的雙腿，口中媽天媽地的高叫。李姑太太自往杭州以後，也有半個

多月沒見他兒子，此時見了，心中歡喜，自不必說。當下挽著他小手同進房內，問他杭州帶來的小核桃兒，你可曾吃過沒有？還有

白蓮藕粉，他們可衝給你吃？又問他書讀到哪裡了？拿來給我看看。琪官興匆匆的，解開書包，拿出一本國文教科書，一課一課的

講給他娘聽。李姑太太係出大家，知書識字，見琪官講的沒甚舛誤，深喜他少小聰明，又見他面貌生得和他故世的父親一般無二，

不覺又心懷故劍，黯然神傷，忙教琪官不必再講，寫一張字，給我看看。琪官十分高興，喜孜孜的磨墨伸紙。李姑太太隨向娘姨們

問了些家事，拿賬簿出來，上了幾筆雜賬，看琪官寫好一張印格，命他到客堂中，叫小丫頭陪著他玩，不許到門外去胡跑亂走。自

己正要開燈吸煙，忽聽叩門聲響，卻是爾錦自己來了。爾錦回家，聽阿二說起李姑太太來此找他，心知是來替他姨奶奶做說客的，

自己腹中早有成見，即便親自到李姑太太這邊來，一見之下，笑說姊姊杭州去回來了，一路上沒甚不舒服罷。李姑太太道：「正

是。想必你也好。」

　　爾錦道：「托福之至。剛才姊姊到我家時，我正有事出去了，回來阿二告訴我說，姑太太已來找過我了，我急忙奔過來，不知



姊姊可有什麼事？」李姑太太歎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，就是你家夫妻兩口兒吵鬧這件事了。究竟夫婦之間，應該和和氣氣，倘沒甚萬

不能了之事，又何苦大家多尋煩惱呢。」爾錦道：「姊姊你還沒知道，近來這賤人益發不得了。往常我還縱容她些，去年以來，她

常有不三不四的事情，落在我的眼內。我因數年夫妻之情，不願意多一句說話，所以一向藏在肚內。不意你們到杭州去後，她又結

識了一個野男子，因沒處相會，生出一條絕妙主意，每天後半夜，假充燒天香，掩到曬台上去，兩個人月下相會。我見她夜夜形跡

可疑，心中很覺奇怪。有一夜趁她在曬台上沒下來的當兒，親自前去探看，果見有個男人，由鄰家曬台跳過來，與這賤人調情。這

賤人一眼看見了我，假充與那男子不相識的，裝出恐慌的樣兒，怪叫一聲，向裡面飛跑，故意攔住我的去路，讓那漢子跳過曬台去

逃走。姊姊你替我想想，這種賤人，還好留她在世，出我家姓康的丑麼！故我決意將她處死，或是送她到無錫去。這件事，我正要

告訴姊姊，想必姊姊早已聽過她一面之辭了。」

　　李姑太太道：「雖然這般說，但據我看來，一定是你纏錯的，凡事終要想想前後。老七為人，平日真是阿彌陀佛，規規矩矩

的，既不輕狂，又不奢侈，我們常背地裡說你娶著這位姨奶奶，真是好福氣。豈有數日之間，變到這般地步之理。曬台上那個男

子，想必是鄰家那班癡心妄想的殺才，見她夤夜燒香，乘間偷窺。又因她孤身一人，所以色膽如天，逾欄調戲。這原是那一邊的不

是，老七乃是一個女流之輩，自己無力抵禦強暴，論理她受了別人欺侮，你做丈夫的，應該幫她出場，才是正理。如今你反將她凌

虐，豈不教老七兩面受委曲，更難做人了麼！」爾錦道：「姊姊，你這些話，都是聽了她一面之辭的緣故。總而言之，她平日果規

規矩矩，就不致有人調戲了。」

　　李姑太太道：「這句話你就錯了。莫說老七這般年青，就是我今年三十三歲了，說也笑話，那一天我往杭州，坐的是頭等火

車，同車有個少年，至多不過二十來歲，穿的衣裳，也像是個上等人物，對著我們怪眉怪眼，很令人見了作嘔。我還道他轉甄小姐

魏家的二人念頭，故而並不在意，誰知他後來忽然向下人們答話，卻故意問我名姓。到了杭州，跟我們住在一個下處。我們燒香，

他也燒香，我們游湖，他也游湖。我們逛公園，他也逛公園。般般學我們的樣。看他也多花了不少錢，我因他跟來跟去，太討人厭

了，禁絕下人們同他答話。他還心不肯死，我們回來這天，他也趁火車跟到上海，看我們上了汽車，他才兩眼白洋洋的走了。可知

近來一班男人，往往一廂情願，不管別人品行如何，意見怎樣，他們得孔便鑽，教做女人的遇見這班殺才，卻也無法對付，又何能

單怪老七呢！」

　　爾錦笑了一笑道：「姊姊莫幫她辯護了，我看她一定不規矩，所以我決計將她處死，或者將她送往無錫去，決不能留她住在上

海，丟我們姓康的臉咧。」李姑太太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。若將她處死，人命關天，說出來豈不罪過。若送她到無錫去，怕不又像

那年一般的故事嗎！」爾錦仰面一笑，李姑太太見他笑容中，帶著一股惡氣，面色發青，兩眼凶光外露，不覺毛骨悚然，勸他不可

如此，為人作事，須要留一點餘地，為將來子孫地步。爾錦只是冷笑，忽然道：「既然姊姊這般說，就請你替我處置。除了這兩樁

之外，任你說一樣便了。」李姑太太知他用意所在，便道：「你決計不要她了？」爾錦點點頭。李姑太太又道：「既如此，你何不

讓她出去呢？」爾錦道：「這個也使得，橫豎她現今不在家裡，你教她就此不必回來便了。」李姑太太笑道：「出去也不是一句話

就可了結的事，她不是還有存在你處的錢，和一切衣裳首飾麼？少不得也要清理清理的。」爾錦變色道：「姊姊你聽她呢，她哪裡

存什麼錢。就使有些，也不過她當日在堂子裡時，我花給她的錢，至多不過數千之數。歷年她買長買短，東玩西玩，早已貼補家用

貼完了。衣裳首飾，也大都是我買給她的，她現在既要出去，難道還想帶著走麼？她不想想，設如我將她處死了，這些東西，她還

能帶到棺材裡去嗎？如今我留她一條性命，也是瞧你姊姊面上呢。」

　　李姑太太聽他說的話，太不講情理，未免有些動氣，和他爭論許久。爾錦自覺錢財首飾，盡數吞沒，於情理上說不過去，才答

應還她衣飾，存款分毫沒有。李姑太太無奈，回到曹公館，向如是說知。如是事到其間，也無法可施，只得應允。後來雖然將衣飾

要出，內中有些貴重的，已被爾錦吞沒。這些都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再說雲生這天早上，逃出公館，奔到玉嬌那邊，直陪她吃了晚

飯，心恐家中少奶奶懷疑，又想回家一行，玉嬌不肯放他，說：「昨天你自言回去將家事交代清楚，就可天天在此陪我，不必再回

家去，因何今兒第一天，便要回去？我偏不讓你走。如果你心中掉不下那邊請你去了不必再來，免得教人一會兒有人陪伴，一會兒

沒人陪伴。一會兒熱鬧，一會兒冷靜，很沒趣的。索性你去陪少奶奶熱鬧熱鬧，讓我一個人冷靜罷了。」說時，兩隻水汪汪的眼珠

兒，一閃一動，似乎眼淚就要滾出來的光景。雲生見了，好生心疼，忙把雙手按在她肩膊上，賠笑道：「呀，我不過和你說一句玩

話，你又當真了。如果我真要陪她，今兒大清早起，涼颼颼的，我還肯到這裡來麼？自然陪你幾天，再慢慢的回去，你放心罷，我

決不丟你受冷靜的。」

　　玉嬌聽了，才轉悲為喜。雲生見她歡喜，心中也覺適意，但還恐少奶奶見他一夜未回，不免發生交涉，因此暗地裡頗為提心吊

膽。其實少奶奶一方面，恰因李太太回來，談起爾錦的蠻而無理，大家都替如是不平，一面吸煙，一面說話，不知不覺之間，已將

上半夜消磨過去。吃了半夜餐，詢知雲生不曾回來，只當他和振武等徵逐未畢，毫不在意，三個人依前同榻安睡。次日，雲生在玉

嬌面前推說找尋振武，出來掩回家中，私向娘姨跟前打聽，知道少奶奶昨夜並沒講甚麼，心中暗暗歡喜，走到房裡，見她們高臥未

醒，不敢驚動，躡手躡腳的，走了出來，放膽前去陪伴玉嬌。豈知這一夜，他雖然放了心，少奶奶這邊卻動了疑。她因一連兩天，

沒見雲生的面，心中頗覺詫異，叫那娘姨進來，問他少爺什麼時候回來？什麼時候出去？我在杭州的幾天，他作何舉動？大凡一戶

人家的下人，約分陰陽二派。男傭人大都傾向男主人一方面，女傭人也喜歡傾向女主人一方面。這娘姨屬於陰派，自然幫著少奶

奶。當下把他們在杭州時，少爺夜夜宿在外面，昨天早上六點多鍾，就走了出去，卻叮囑我說，少奶奶隨時問及，只說出去不多

時。後來一夜未回，回來一次，轉眼又不見了等情，和盤托出。少奶奶聽了，頓時生氣，一時無處發洩，便罵那娘姨既有這等事

情，為何不早些告訴我，卻待我自己問及才說，我若一輩子不問你，大約打算一輩子瞞我了麼！我問你得少爺多少錢？替他守秘密

守得這般緊法？那娘姨滿心以為告訴了奶奶這件事，馬屁拍得不小，功勞一定很大，豈知反受了一場沒趣，真是有冤無處伸，氣得

扁著嘴片兒，踅了出來。一眼看見那梳頭的，躲在房門背後笑她，不由的怒氣直衝說：「我挨罵，你有甚好笑？」

　　那梳頭的本來不是笑她，聽了也不服氣，說：「連我笑也要你管了麼？」兩個人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居然鬥起口來。少奶奶正

在氣頭上，聽得她們拌嘴，不免氣上加氣，走出去各賞她們一頓臭罵，她們才不敢做聲。少奶奶怒猶未息，李姑太太和如是二人，

將她勸到煙榻上，輪流裝煙給她吸，彼此苦苦相勸。少奶奶面子上氣雖平了，胸中尚留餘怒，滿擬待雲生回來，大大發作一頓，豈

知這夜雲生仍沒回來，卻安心陪著玉嬌，直到第二天，吃罷飯，才偷偷掩掩的來家。那時少奶奶等香夢正濃，在娘姨口中，得悉她

昨夜動怒的緣故，情知東窗事發，不敢再走，只得待罪房中，自己橫在煙榻上燒煙吸著，等候她醒來發落。又把那娘姨喚進來，問

她少奶奶昨夜怎樣問起的？娘姨把自己告訴的說話瞞了，卻說是少奶奶自己不知從那裡打聽來的，因我沒告訴她，所以還將我罵了

一頓。雲生又不免將她安慰一番。少奶奶醒來，見了雲生，因有李姑太太和如是二人在旁，不便同他破口，問他前昨兩夜宿於何

處？我們在杭州這幾天，你又住在那裡？雲生自娘姨口中得悉少奶奶只曉得些皮毛，尚不明此中真相，故於吸煙時，胸中早已打定

撒謊的計較，此時便把一切罪名，都卸在方振武一人身上。因曹少奶奶在雲生初識振武之時，知道振武是北京要人的愛子，教雲生

多把他巴結巴結，將來大有用處。又說自己父親，當初也因仗著李中堂的提拔，故得歷任優差，積下數千萬家資，然而在未識中堂

的時候，多虧走了中堂第七位姨太太的腳路，費金鉅萬，認為乾娘，才得夤緣進府，何等費力。如今有這機緣，千萬不可錯過。而

且結交此人，更比拜人家小老婆做乾娘的冠冕。所以雲生動不動就推振武邀他去的，少奶奶從沒見怪，此時免不得又請振武出場，

說你們在杭州的時候，我因在家寂寞，天天晚間，陪著振武。前昨兩夜，都在振武那裡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問賈琢渠的女人，橫豎你

們都認得她的。少奶奶聽了，卻也不能怪他。只說：「你也鬧得夠了，以後不准通宵達旦的，住在人家，今天也不許再走，有應酬

明兒再去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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